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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地图上寻找彰武县，有两个可以帮助

快速定位的方向——它在辽宁省的

西北角，也在中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的东

南角。

阜新市彰武县是辽宁的风口，一年 365 天，

刮风的日子超过 200 天。风卷来沙，这里同时成

了“沙窝子”。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

在彰武县的东南方，有人算过，如果没有阻碍，

乘着 7 级大风，彰武县的沙尘 1 个小时就能抵达

沈阳。

防沙、固沙，是自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就摆在

彰武县面前的难题。70 年间，风沙刮了一季又

一季，治沙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彰武县沙地与

绿洲间的分界线也被前移了一寸又一寸。

沙地里造林

2018年，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和辽宁省风

沙地改良利用研究所合并组建起辽宁省沙地治

理与利用研究所，于国庆担任新研究所的第一任

所长。上任第一天，他带领全体班子成员去了一

趟位于彰武县章古台镇的大一间房屯，祭奠长眠

在那里的第一代治沙人刘斌。

章古台镇是彰武县直面科尔沁沙地的地区，

大一间房屯又曾是该地区沙患最严重的村落。

人们想尽办法搬离风沙区，据记载，新中国成立

前，整个村子只剩下一户人家。

1952 年 1 月 ，当 时 的 东 北 人 民 政 府 颁 布

“关于营造东北西部防护林带的决定”，规划造

林面积 4500 万亩。当年 4 月，辽宁省固沙造林

研究所成立，曾担任辽西省造林局局长的刘斌

被任命为负责人，研究所的地址就选在章古

台镇。

刘斌的妻子曾随他打过仗，可一到章古台

镇，她就哭了。“革命胜利了，你的官越当越小不

说，咋还被发配到沙坨子来了呢？”

那时候，研究所连刘斌一共 7 个人，几间土

坯房就是办公室兼宿舍，大家睡的是通铺土炕，

吃的常常是苞米面大饼子就咸菜疙瘩。走出房

门，外面除了满眼的黄沙，几乎看不见别的颜

色。春天常有大风，被卷起的沙粒打在人脸上，

感觉由痛到麻；沙子吸热快散热也快，夏天穿鞋

踩在地面上会感觉脚底发烫，到了冬天又会冻得

人直跺脚。

难怪刘斌的妻子会哭。

2014 年，曹怡立第一天到研究所上班，她也

哭了。当时所里组织新入职的大学生观看治沙

的专题片，“原来那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叔叔阿

姨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工作”。

曹怡立是所里的子弟。她小的时候，父亲当

过研究所的办公室主任，每到春节他就主动把值

班的任务包下来。所以在曹怡立的记忆里，连续

好多年，她和母亲过年时的保留节目就是到研究

所陪父亲。

“治理风沙，造福百姓，这也是革命。”70 年

前，刘斌对妻子说了这句话，就一头扎进了“在沙

地里造林地”的工作中。他先是和同事一起进行

了 800 多次风沙移动规律和水文观察调查，随后

又数次到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的沙区考察，找

来差巴戈蒿、锦鸡儿、胡枝子、紫穗槐等有固沙作

用的植物栽种，并架起挡风的障子。然而，一场

大风后，苗和障子全被刮跑了。

1955年，研究所从内蒙古呼伦贝尔沙地中的

原始森林里引回了 5000 棵樟子松树苗。可由于

环境变化，此后连续几年，夏天绿油油的樟子松

一到冬天几乎全都死光。

固沙造林研究所最早叫防风固沙试验站，

每次试种不成功，刘斌都半开玩笑地鼓励大家

说：“试验站，试验看。没有失败，还要搞试验干

什么？”

经过反复选种、育苗、试种，原本生长在寒温

带的樟子松硬是被南移了 8个纬度，在地处温带

的彰武县活了下来。这也是我国最早的樟子松

人工固沙林。

自那时起，樟子松开始在河北塞罕坝、陕西

榆林等地大范围推广。1978 年，樟子松成为“三

北”防护林工程的第一针叶树种，如今它已是我

国半干旱地区荒漠化治理的主力树种。

“绿了章古台，白了少年头。”1990年 3月，刘

斌去世。临终前，他提出的唯一请求，是把自己

埋在大一间房屯的樟子松林中，他说，要永远当

个护林员。

研究风沙就要蹲在沙地里

曹怡立到樟子松防护林里工作，是 2016 年

的夏天。那一年，她调入研究所的森林培育研究

室，开始每天与树打交道。

第一天走出防护林，同事们都笑着数她身上

被蚊虫叮咬的包。胳膊上、腿上、脸上，大大小小

数出了 30 多个。有一只下嘴角度“刁钻”的蚊

子，把吸血的位置选在了曹怡立的嘴上，“嘴唇肿

得老高”。

曹怡立说起这些时，是笑着的。在研究所，

扛得住蚊虫叮咬是成为治沙人的第一步。

2014 年，所里成立了草业研究室，当年就承

担了一项国家级课题任务——科尔沁草地植物

资源调查。“所谓调查，最主要的工作是到现场采

集草标本和土样。”研究室成员赵艳学草业科学

出身，课题开展后不久，她就到内蒙古赤峰地区

进行草地植物资源采集。

“在草原上工作，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

浪漫。”赵艳说，取样以一平方米为一个主样方，

围绕主样方还要设置 4 个副样方。这些样方中

可能有 10 多种草类，按要求每一种要做 5 个标

本。为了保证新鲜度，标本必须现采现做，每个

动作都要小心翼翼以免伤到草叶。赵艳在忙，草

原上的蚊虫也在忙，一天下来，即使隔着衣服，身

上也能被叮上几十个包。

那一次，赵艳和同事在草原上从早到晚“坐”

了 40多天，采集了 7000多份标本。

如今，章古台镇已是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

用研究所试验基地所在地，基础设施和生活条

件与几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改善。不过只要是

与风沙打交道，工作环境就没有舒适可言。如

一位老所长所说：“研究风沙就要蹲在沙地里，

风越大越要守着，观测风沙怎么移动，摸索固沙

造林规律。”

每年 4月到 10月，是曹怡立和同事蹲在沙地

里观沙看树的时候。荒漠之中上厕所是最大的

难题，所以每次出发前曹怡立只吃两个鸡蛋，接

下来一天几乎不吃不喝。等结束工作，从防护林

回来的人吃饭都是统一的模式：先盛上满满一餐

盘，风卷残云般吃完再来一餐盘。“女孩子多少在

意身材，可那时候根本来不及考虑这个问题。”曹

怡立说。

在研究所治沙，除了不能怕胖，还要不怕脏

不怕黑不怕虫。彰武的沙是硅沙，非常细。遇到

刮大风，头发、眉毛、鼻孔、耳朵里都能钻进沙

子。最忙的时候大家会住在章子台试验基地，宿

舍的窗户上和地上到处可见叫得出名字和叫不

出名字的蚊虫，有一次曹怡立的房间里还爬进了

一条蛇。可累了一天，她顾不得大惊小怪，随手

赶一赶，不梳不洗，倒在炕上就睡着了。

在研究所工作了 26 年，于国庆很清楚，时代

在变，科技在变，但人想在风沙中扎根，从刘斌时

期传承下来的治沙精神就不能变。到任后不久，

于国庆写了个演讲报告，名叫《新所长讲老所长

的故事》，走到哪儿有机会他都会讲。

干这一行，快不了

曹怡立大学学的是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专业，这是听父亲建议后的选择，“他说在彰武治

沙是拉锯战，需要祖祖辈辈接力”。

据辽宁省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

示，目前辽西北沙化土地面积 587.5万亩，占全省

沙化土地的 87.3%，其中彰武县沙化土地面积

199.66万亩，占辽西北沙化土地的 33.98%。找出

更多更有效的治沙方法，是每一代治沙人共同的

使命。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三北”防护林多处树龄

较大的樟子松陆续出现群团状枯死现象。为了

保住前人留下的千万亩固沙林，前辽宁省固沙造

林研究所所长宋晓东和同事花了 10 年时间，尝

试了灌溉、喷药、放烟等各种方法后，终于找出了

病因：肉眼不可见的松沫蝉不断吸食树的汁液，

再加上松枯梢病，共同导致了大龄樟子松的大面

积死亡。

随后，又花了近 10 年时间，宋晓东研究出了

利用不同密度间伐给树木留下足够养分空间，同

时营造针阔混交林让树种间共生互利的防病方

法，最终解决了樟子松枯死的问题。

在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以 10 年、

20 年为计量单位的攻关项目并不少。“我们想

快，但快不了，这就是干林业工作最基本的特

点。”于国庆说。

“很难想象，在清代，这里是皇家牧场。”东北

的 3 月，冰雪初融，章古台试验基地还是一片萧

瑟。草畜研发中心主任吕林有穿着白大褂，穿梭

在办公室和试验大棚间，“由于过度开垦，不过两

三百年时间，牧场就成了沙地”。

让沙丘重回草地，是吕林有和赵艳这对夫妻

搭档正在进行的治沙探索。

从本科念到博士，吕林有都在和草打交道。

2020年，草畜研发中心承担了在辽西北生态系统

中进行人工草地高效种植与精细管理技术研究

的课题。为了找出适合彰武县土壤环境和气候

的种子，吕林有从自己多年收集的 400 多个国内

外草种中选出 120个进行沙地生存试验。

“就像做一个精细的农民。”赵艳这样形容研

究员们在试验中的角色。为了保证试验的有效

性，每一块沙土的成分、重量都要保持一致；草种

大多只有米粒大小，播种的数量和深浅度也要严

格控制。到了夏天的生长关键期，研究人员还要

整夜观察记录不同草种的呼吸、生长状态。

有一次，研究室试种了 100 亩准备推广的苜

蓿草。白天播下种子，夜里就刮起了七八级的大

风。为了防止只盖了薄薄一层土的草种被吹走，

赵艳和同事紧急打开喷灌设施在试验地里制造

了一场小型“人工降雨”。水把周围的沙变成了

泥，风又把泥吹得到处都是，“风停了，草种保住

了，我们却都成了泥猴”。

最终，32 个草种通过了生存试验，吕林有先

用它们建了 100 亩示范地，成功了。接着开展大

面积推广，如今到了夏天，曾经的皇家牧场上又

有了 3000亩绿油油的草地。

32 个草种中，还有赵艳在科尔沁草地进行

植物资源调查时从内蒙古引进的样本。辽西北

与内蒙古草原处于同一个草原演替带，前者草种

少、抗性差，后者情况却完全相反。赵艳说，对科

尔沁草地植物持续 4 年的调查为彰武县种草治

沙提供了理论依据，“之所以选了 32个草种来建

设人工草原，也是受内蒙古草原草种多更能对抗

不良影响的启发”。

要治沙，也要致富

32 岁的张宇出生在阜新市一个贫困的农民

家庭，“上大学时，每年 3000 元的学费，家里都要

东拼西凑。”在周围的同龄人大多设法跳出“农

门”时，张宇本科和硕士选的专业都是农学，毕业

后考进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一年有大

半的日子在农村度过。她说，自己执着于农业，

就是想试试看，有没有办法让家乡农民的生活不

那么苦、那么累。

“对研究所来说，治沙重要，帮助农民致富同

样重要。”于国庆说，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就是让

百姓过上好日子。

2019年，吕林有担任了彰武县大德镇科技副

镇长。根据当地环境，他从自己培育的 30 多个

中草药品种中选出 3种，想无偿送给农民在自家

庭院种植。可宣传了半天，没有一户人家愿意接

受博士镇长手里的新东西。

于是，吕林有租了农民的自留地，自己种上

苍术、知母、黄芩。草药苗子刚长出来就有人来

收购，开价 3 毛 5 分钱一株。围观的农民跟着一

株一株地数，数完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七分地

的园子，居然种出了价值 5000元的作物。

不用再费口舌，当场就有不少人向吕林有要

起了草药种子。

在大德镇，不少农民都养牛羊，以前主要喂

食秸秆。吕林有劝大家改喂苜蓿草，“苜蓿草一

年产三茬，种在地里防止土地沙化，牲口吃了长

膘也快”。习惯了传统喂养方式的农民不信，吕

林有又自己动手，等草长成了他还开着车挨家去

送，“喂养后看到效果，他们就信了”。

如今，不仅大德镇农民家家户户种苜蓿草，

用苜蓿草喂养牛羊的方法还在辽宁全省进行了

推广。

花生是辽宁省第三大经济作物，也是阜新市

第二大经济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新自 1995

年参加工作起就一直与花生打交道。沙土地最

适合栽种的作物是花生，可种花生又是导致土地

沙化的重要原因。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保证

农民收入，是王海新一直致力解决的问题。

从 2000 年起，王海新和相关课题组成员从

选育花生新品种、土壤改良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间作套种这一既可种植

花生又能防风固沙的技术。

与玉米间作、与高粱间作、与牧草间作、与果

树间作……随着研究推进，相关成果一项接一

项。玉米当粮食，高粱可酿酒，花生能榨油……王

海新说，这项技术刚开始推广时，也要挨家挨户地

宣传，“现在，彰武县县长都主动找到我们要求增

加间作面积”。不过在王海新心里，最有成就感的

还不是这件事，“每年秋天，亲眼看到农民间作的

花生、玉米、高粱大丰收，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最近几年，张宇春节回到家，村里不少乡亲

都会上门向这个年轻的“女专家”请教。“我能感

觉到，农民们不是不想摆脱挨累受穷的生活，而

是不知道如何摆脱。”张宇说。

2017 年，在阜新市总工会的支持下，于国庆

创建了辽宁省第一个面向农民服务的劳模创新

工作室，如今已发展为“阜新市现代生态农业建

设于国庆联合创新工作室”。工作室下设草木、

花生、蔬菜、粮食、果树、林业 6个专家团队，为阜

新及周边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大漠风流

今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在电视画面中寻找

“彰武松”是彰武县人的一大乐趣。经过 30多年

选育而成的“彰武松”因四季常绿且耐寒入选了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场馆周边绿化树种。自 2016

年起，“彰武松”就在延庆赛区开始种植。“绿色，

已是彰武县的底色。”于国庆说。

治沙，要靠科研人员，更要靠40多万彰武人。

上世纪末，地处彰武县最北端与内蒙古交界

的北甸子村曾被宣判了“生态死刑”——因为风

沙太大，相关工作组考察后作出了“北甸子村不

适合居住”的结论，建议村民整体搬迁。

可时任村支书董福财不认命。工作组一离

开，他就召集 12 户村民代表开会,“我们要治

沙”。从董福财一家人到 12 户四五十人，再到

全村 300 多人，20 多年过去了，北甸子村不仅没

消失，还用一道长 15 公里、宽 3 公里的樟子松防

护带把辽宁省抵御风沙的防线向北推进了 13

公里。

在彰武县，说到退耕还林、还草，大多数村民

都不谈价钱。“他们说这是为子孙留住家园的好

事，值得干。”于国庆说。

全民治沙 70 年，彰武县已形成樟子松为主

体的防护林体系 4 万亩，林地面积由 18 万亩增

加到 205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2.9%增加到 34.5%，

平均风速由 20 世纪 50 年代每秒 3.4 米降到每秒

1.9米。

目前，彰武县固沙造林成果已推广到全国

14 个省（区、市），带动辽宁发展樟子松固沙造林

40万亩，全国超 1000万亩；选育出优良固沙树种

（品系）10余种、作物品种 70余个、牧草品种 10余

种。就在不久前，于国庆主持制定了辽西北沙化

土地生态治理典型示范区建设的规划，目标是让

现代的防沙治沙工作系统化、综合化。

在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位于阜新

市内的办事处和章古台镇的试验基地，显眼处都

刻着四个行书大字：大漠风流。这是研究所每一

位新员工入职第一天都会观看的一部电视剧的

名字。那部电视剧，讲述的就是曾经的治沙人奋

战几十载，让沙漠变绿洲的故事。

4月伊始，曹怡立和她的同事很快会穿上迷彩

服、黄胶鞋，经过刻着“大漠风流”的石碑，走进防护

林，继续守护一眼望不到头的松林。

（漫画：赵春青）

20世纪 80年代，时任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所长的刘

斌（右三）进行土壤调查（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吕林有和赵艳在查看苜蓿人工草地的长势。

受访者供图

绿色的绿色的绿色的绿色的分界线分界线分界线分界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旭刘旭

如今的彰武县章古台镇，遍地是松林。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在科尔沁沙漠南端与彰武县章古台固沙林场接壤处，有明显的绿色分界线。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